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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博物馆的文化再书写
Objects and Cultural Re-writing of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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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博物馆是物的场域，从博物馆起源与早期形态发展来看，博物馆通过物的收藏实现了

文化形象的塑造。尽管物品自身包含各式各样的文化信息，但博物馆藏品的挑选与展示是有意识选

择文化信息的行为，借此，在博物馆空间内，物的文化属性经历了再书写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

中，博物馆与受众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化表达都是其作为文化中枢发挥效用时需要谨

慎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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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ums are the field of objects. From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form of museum, we can see 

that museums achieve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image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objects. Although the objects 

themselves contain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selection and display of museum collections is a 

conscious choice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hrough which, the cultural attribute of an object has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re-writing in museum space. In this process,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seum and the 

audience and the inevitable politicized expression are the contents that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n 

the museum functions as the cultur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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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物与博物馆文化传达的代表性研究有：苏东海在《博物馆物论》（《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1期）中，从博物馆物的一般

意义、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价值论、发展观、经济观方面强调物是博物馆存在的物质基础，其结合新博物馆运动的理

念，在坚守物在博物馆中的核心位置的同时审慎看待面向人的转型；曹兵武《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一个后新博物馆学的初步

当下，博物馆公共文化属性已得到普遍认可。

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文化空间，或许从历史上

梳理其文化形象塑造的过程与博物馆空间内文化的

加工过程，即博物馆空间文化的再书写，可为博物

馆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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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的收藏与博物馆文化形象建构

博物馆发挥职能的基础在于自身的收藏，换

言之，博物馆是一个与物密不可分的场域。从博物

馆起源的研究来看，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追溯

辞源的“神殿”说、亚历山大博物馆说、中世纪教

堂和国王及贵族的“收藏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

“奇珍屋”“学院”说等①。探究以上观点，可以

清晰地显示无论哪种起源学说，都强调了其在物的

收藏方面的行为。“神殿”说主要依据在于古希腊

许多著名的神殿设置了收藏各类标本与战利品等的

专门宝库；亚历山大博物馆内设置了以备学者研究

和学生学习的标本收藏所；中世纪教堂、国王与贵

族的私人收藏所积极收藏古物并有一定程度展示；

“奇珍屋”“学院”说对应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世

俗精英收藏的主要类别与代表机构。由此可见，各

种学说都认为收藏是博物馆起源的基础，换言之，

物是博物馆起源的决定因素。

无论何种起源学说，近代博物馆的诞生源于精

英阶层的收藏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从精英阶

层的私藏到博物馆公藏的变化中，藏品的身份认知

与价值定位在博物馆空间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

一转换也实现了博物馆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作为

近代博物馆的早期形态，精英收藏为近代博物馆的

藏品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二者收藏主体与收藏目的

的差异，同样的藏品便有了不同的身份与定位。

对精英收藏来说，藏品是其占有资源与权力的

实物化表现，更体现其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近

代博物馆源自早期教堂、王室及贵族的私人收藏

所，而早期收藏多带有珍藏炫奇色彩。” [1]中世纪

教堂的收藏主要在于宗教影响与精神控制，“在一

个阅读能力局限于教士阶层的社会，有必要动员一

切视觉表达的手段，来宣传新宗教” [2]。国王、贵

族对各种珍稀物品的收藏与占有是其作为统治阶级

的象征。总之，早期教堂、皇室与贵族对物的收藏

主要意图并不在于体现其文化价值。兴盛于中世纪

的世俗精英收藏最初源于人文精神的影响，人们试

图从古物中寻找人的精神与价值：“15世纪发端于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欧洲认识史上的新篇

章。人文学者及教会开始整理、搜集古籍抄本，掀

起了学术调查之风。人们在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品

中重新发现了人的精神，一时搜集古代艺术品、古

物及当时艺术大师的作品之风四起。”[3]继文艺复兴

时期人文精神觉醒之后，风靡一时的航海运动推动

了精英阶层发现自己之外的世界，与此同时，自然

科学包括分类学、博物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欧洲

精英阶层将世界置于新兴科学的框架之内，重新认

识世界，并以此发现颠覆传统神学的内容。可见，

这一时期世俗精英的收藏行为目的在于精英阶层对

自身以及世界的再认识，而这种认识的主要来源是

收藏物蕴含的文化信息。至16世纪中叶后，收藏被

受教育阶层作为标榜自身的工具：“精英阶层的收

藏研究方向涉及文化艺术、自然奇珍、历史古物等

各个领域。即使无法实现自身收藏意愿，也极力争

取参观他人藏品。对其来说，对于这些涵盖文化、

艺术、自然等的收藏内容的占有或观赏，彰显着其

处于当时上层社会地位的能力。” [4]笛福（Daniel 

Defoe）曾明确表示：“美德、学术、人文教育、某

种程度上的天生和后天的知识，是绅士的特征——

没有这些，拥有头衔的继承人永远都无法成为绅

士。”[5]这一时期，物的收藏虽然依旧作为社会阶层

框架》（《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1期）提出在媒介视角下，博物馆物的定位需要重新认识与思考；尹凯《“从物到人”：一种

博物馆观念的反思》（《博物院》2017年第5期）认为“从物到人”并非简单的消解物的主导地位，更多应为强调人的主导下人 

“物”关系的新思维；毛若寒《试论博物馆物的语境化阐释：内涵、目标与策略》（《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认为经过“再

语境化”的方式可有效促进对博物馆物的阐释；周婧景《博物馆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局限、困境与对策》（《东南文

化》2021年第2期）认为坚持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方向的深度多样化研究是突破信息传播局限的有效方式。

①  �博物馆起源一直众说纷纭，但目前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这4种。具体参见徐玲：《博物馆学的思考》，郑州大学出版

社，2018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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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标准之一，但实现这一区分的内在决定因素

已经成为物的文化内涵。

综观精英阶层收藏目的的类型与发展，可以

粗略将其区分为两种类型：教堂、皇室与贵族收藏

（取其精神象征与控制）以及后期世俗精英收藏

（出于藏品自身文化属性及因此而衍生的功能）。

前者近乎将物完全符号化，取其象征意义，彰显其

在精神范畴的价值；后者则依托其在人文、艺术、

历史、自然科学等文化领域的属性发现世界、构建

自身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尽管二者都是精英阶

层凸显自身作为特权阶级的收藏行为，但后期世俗

精英的收藏则彰显了对藏品自身的文化属性依赖。

近代博物馆的诞生脱胎于精英收藏，因而也一

定程度继承了其收藏目的、藏品类型与价值定位。

精英收藏附带的文化追求赋予了博物馆文化机构的

身份，然而，同样因为精英阶层利用收藏实现文化

身份认定的主要取向，早期博物馆并不欢迎普通大

众的参与，博物馆内精英阶层依旧享有特权并歧视

普通大众，换言之，早期博物馆依旧是精英阶层自

娱自乐的场所，其实际上是主要服务于少数群体的

特殊文化机构。

至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呼吁公众的民主

权利，继而强调博物馆对民众的教育功能，推动欧

洲博物馆的公共化进程：“作为最初的知识启蒙手

段，博物馆成为社会、伦理、现代民族国家市民政

治形成的凝聚点。” [6]博物馆以更加公开的形态面

向公众。“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宣传为博物馆公共化

提供了思想上的引导，而其后的民主革命则为这一

思想向现实的转化提供了政治环境甚至制度上的保

障。推翻了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家们无论出于政治

宣传或其他的目的，对于将原有贵族、王室等的私

藏试图向民众开放的行为乐此不疲。”[4]这一时期的

博物馆在形式上强调文化的公有、共享，至此，博

物馆作为面向民众开放的文化场域的形象初步建构

完成。

尽管自此近代博物馆多宣称对公众开放，但普

通大众进入博物馆参观依旧受到诸多限制，直至20

世纪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对博物馆面向全体观众

开放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为博物馆作为公众文化

机构的特性赋予行业公约性质的保障。然而，普通

大众难以有效利用博物馆展品，针对这一困境，博

物馆界积极探索，依托教育功能实现博物馆服务于

更广阔观众。这一观念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一些

欧洲的博物馆在社会运动的综合作用下，其中包括

世界博览会和美国博物馆经营方式的影响，开始在

社会教育方面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德国阿斯特美术

馆筹建时，筹备委员会主席冯·许堡就明确指出，

新建的美术馆不再以艺术行家为中心，而是着眼于

普通人的教育。”[7]而后，从这一时期开始到20世纪

2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博物馆现代化”运动，使博

物馆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公众可享的开放公共文化机

构，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逐渐普及。

综上，藏品是博物馆文化属性的决定性基础，藏

品自身包含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作为收藏机构的博物馆

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民主运动与革命则是推动近代博

物馆从精英阶层独享扩展为公众共享文化机构的意识

与政治保障。换言之，藏品的实物性与公众民主意识

的勃兴共同构建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博物

馆在形式上塑造了自身公共文化空间的形象。然而作

为文化服务机构，公众得以享用文化成果才是其价值

所在，故而教育功能在博物馆的广泛确认，博物馆可

以为更广泛的观众服务，才从实践层面完成了博物馆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形象建构。

二、物的选择与博物馆文化再书写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承担着从物（藏

品）到人（观众）双向的责任，一方面，博物馆需

要挑选并以一定的逻辑进行物品的收藏与展示，另

一方面又要将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观众。在

这一过程中，在博物馆空间内，博物馆工作者通过

藏品的筛选与展示实现了文化的再书写。

物是博物馆发挥职能的基础，哪些物品可以

被展示则是有意识挑拣筛选的结果。在保证藏品的

真实性、科学性之外，挑选物品的过程也是重新书

写文化信息的过程。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藏品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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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愈加宽泛，但自物品被挑选进入博物馆之日

起，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博物馆对物品的选择

和处理与现代城市社会中日益广泛的超市、仓库货

物具有根本的不同——博物馆中的物不是作为使用

物品，而是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见证的实物标本被

收藏、保管的。”[8]物品在脱离原有环境，进入新语

境的情况下，博物馆赋予其新的内涵，原有的实用

功能等被弱化，表征性成为其主要特征。

在面向观众传达信息的过程中，博物馆工作者

也有意识地通过物的选择性展示传达机构自身的观

点。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例，19世纪末，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董事们称其目标在于“公共

教育和培育高标准的艺术品位”[9]35。为实现这一目

标，博物馆会在收费日对艺术学生免费开放或偶尔

赞助举办讲座，为工匠和学生们收藏石膏模型和复

制品；为解决当时周日产业工人无处可去而形成的

大规模社会堕落的问题，选择周日开放博物馆。20

世纪初，摩根担任大都会艺术艺术博物馆董事长，

博物馆新的目标成为“不是收集美物并和谐展示，

更不是汇集毫不相干的古玩；而是组建不同国家、

不同时代的文物精品，按其关系和顺序最广泛地阐

释艺术史，使其教育简单易懂、富于启示并引领民

族发展” [9]85。在这一目标下，尽管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仍选择保留部分石膏模型、复制品和二流艺术

品，但收藏重点已经转向更伟大的精品原作以及欧

洲艺术精品，同时表示会在接受捐赠时“严厉剔除

所有达不到所知标准的藏品”[9]84。可见博物馆的展

示并非物品的简单堆积或铺陈，而是博物馆经营者

意图通过藏品的筛选并按照一定的逻辑或思维方式

实现对于自身价值取向等的阐释与传达，借此将物

的内在文化因素有意识地依照主观倾向进行排列组

合。在这一展示设计的过程中，物的多样性的文化

价值通常不被全面地表达，而选择其最能吻合设计

者思想与所表达展示主题的角度进行强调，所有文

化信息多样的展品都通过逻辑思维的建构服务于统

一的展示目标，而这一建构正是博物馆空间内文化

再书写影响受众的直接表现。

考察博物馆藏品选择与展示的行为可知，二者

共同完成了博物馆空间内的文化重构。藏品基础决

定了博物馆展示的内容范围，而展示意图又反向影

响博物馆藏品的挑选标准，二者合力，实现了博物

馆文化氛围与文化意图的无形书写。

三、物的展示与博物馆权力关系及 

政治表达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是一个提供服务的

场域，面对作为受众的博物馆观众，博物馆长期掌

握交流主动权，拥有选择给谁看以及让他们看什么

的权利。在这一信息传递的关系中，坐拥文化资源

的博物馆并非对任何人都显得亲近。源于博物馆自

诞生之日起就难以割离的政治因素影响，博物馆的

文化氛围难免体现政治化书写的痕迹。

随着博物馆对于公众接纳程度的变化，传统

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受到新观念的冲

击，博物馆逐渐被要求从以物为导向的藏品本位转

向以人为核心的受众本位。在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博

物馆与作为受众的观众之间，存在一种难以平衡的

权力关系。一方面，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博物

馆以公众为核心是民主思想与公众权益的要求，博

物馆的地位必然不能凌驾于公众需求与意愿之上；

另一方面，当观众居于博物馆工作的核心位置时，

博物馆能否保障自身文化空间的属性也就值得商

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菲利普·德·蒙特贝罗

就表示：“当占据核心位置的是观众而不是艺术品

时，观众所获得的服务却可能并不会变好，而是变

差了。当美术馆努力吸引、取悦观众，后者的需求

无疑会被满足。即，为保证观众前来美术馆，他的

观展体验将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美术馆的各个项目

很可能会以他目前的艺术知识水平去迎接他。然而

就本身而言，这并不是我们美术馆的使命要求而应

该向观众提供的那种拓宽和升华了的体验。” [10]146

从这一角度出发，为维护博物馆的文化属性，观众

的意见就不能作为评判博物馆活动的唯一指标；那

么，如何衡量这一关系中各自的角色与定位才是需

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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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博物馆展示中，观众的兴趣与社会热

点需要纳入博物馆展示主题的备选方案，以保证展

览能够回应公众的意愿；但同时，展览的具体内

容设计与文化内涵则需要博物馆经营者的严格控

管，其作用发挥正如美国保罗·盖蒂博物馆馆长约

翰·华尔士的概括——“维护和利用丰富的艺术

人文历史、拥有权威的学术团体和科学的管理概

念” [10]181。概括来说，即观众表述需求，博物馆运

用权威。总之，在这一公共文化空间之内，博物馆

经营者的行为与思想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优于公

众，大众的追求也必须以不损伤博物馆作为公共文

化机构的功能为原则，这一权力关系的双方都必须

遵循这一准则，任何一方的逾越都会削弱博物馆作

为公共文化空间所能发挥的职能。

博物馆文化氛围的书写通常难以避免地受到

政治性的影响，“博物馆本身即是一个与政治权力

密切相关的文化展示场所。博物馆展示是社会权

力关系的产物，代表了一种权力—知识的话语体

系” [11]。自近代博物馆诞生以来，政治性就贯穿博

物馆发展的始终。博物馆文化氛围的政治化书写既

包含世界范围内国家形象的塑造，也体现国别范围

内政治思想的宣扬。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在博物馆内得到

越来越多的体现，但国际政治环境依旧在博物馆空

间内得到清晰反映，欧洲博物馆的使命发展即是见

证：最初，启蒙思想与民主革命将博物馆作为文化

资源推向大众，在社会政治活动的影响下，新生的

资产阶级群体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取民众支持与扩大

宣传影响；随着欧洲各国依靠工业革命实现国力的

快速增强，疾速展开对外扩张，西方世界的博物馆

又转向新的目标，即通过世界范围内文化艺术品的

掠夺、收藏与展览，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统

一和秩序模式” [12]，通过文化空间的全球化展示，

建立帝国的文化形象，在这一目标的前提下，其他

各国文化的承载物脱离原生的文化环境，成为欧洲

各大博物馆构建普世性收藏的原材料。这一普世性

追求可以认为是通过博物馆行为构建帝国形象，故

而尽管世界范围内普世性收藏的价值取向受到诸多

批评，欧洲的著名博物馆仍通过《关于普世性博物

馆的价值与重要性的宣言》①的观念坚守自身的收

藏、展示行为。

而在国别范围内，博物馆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

文化机构，承担着传达政治宣扬、价值判断、道德标

准以及行为规范等的任务，“博物馆是政府和文化关

系的中心，是权力展示的媒介，博物馆展示的主旨必

然是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11]，因而其文化宣扬的内

容必须符合所处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

考察博物馆的政治化书写包含两个相对层面的

内涵：一方面，作为自身附带国家属性的博物馆，

是国家政治造势与文化宣传的有效工具。19世纪，

英国学者塞缪尔·斯迈尔斯曾说：“一个国家的前

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

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

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13]博物馆在公众文化中

的重要性及独特作用不可否认，这也决定了其在国

家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另一方面，博物馆

展示中蕴含的政治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博物馆长

期以来标榜的中立形象，影响其真实性表达。事实

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博物馆曾经历了“独立

化运动”，寻求博物馆与政府间的健康关系，弱化

博物馆对政府的过多依附 [14]。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

想，原因在于“博物馆更倾向于采用文化拼图的概

念来迷惑观众，而并不去体现展示背后的权力不平

衡和结构不平等的问题”[11]。

①  �2002年12月11日，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其他欧洲国家共七国十八家博物馆的馆长在德国慕尼黑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普世

性博物馆的价值与重要性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简称《普世宣言》，针

对国际上呼吁归还由这些博物馆收藏的他国文物，提出“博物馆不止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的论调，强调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拒绝文物归还行为。参见段勇：《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普世”问题探析》，《中国博物

馆》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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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作为公共文化的空间，博物馆依托物的文化属

性构建起自身文化形象，因而其职能发挥的各方面

都借以物的相关行为活动而展开。博物馆通过物的

筛选（收藏）与有意识的排列组合（展示）实现了

文化信息在这一空间内的重构，借此将自身的文化

理念与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受众，发挥

自身文化的传播的功能。这其中还涉及诸多与物相

关的问题，诸如：博物馆如何选择藏品、传统的藏

品定级能否适应当下博物馆多角度文化传播等，这

些都是博物馆发挥文化传播作用需要思考的问题。

而在博物馆发挥职能的过程中，经营者与受众二者

间权力关系会直接影响其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实际

价值，因而在实践中必须谨慎地平衡受众的意愿表

达与博物馆的权威应用。

作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场域，博物馆的价值取

向与行为准则都难以规避政治色彩，需要多角度看

待和发挥博物馆在文化领域的政治性影响。博物馆

是一个多维度的文化空间，其维系着传统文化与未

来社会，涉及有形的物与无形的精神文化，包含单

一国别的民族文化与世界范畴的政治环境，没有任

何一种单一力量能够完全主导博物馆的命运。作为

文化再书写的空间，博物馆必将成为众多问题交锋

的场域，如何实现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目标需要

更加广泛与审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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